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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之变与世纪疫情相互叠加的复

杂国际格局背景下， 中非粮食安全共同体不仅是构建新时代中非命运共

同体的内容之一， 更是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场域。 半个多世

纪以来， 中国对非粮食安全合作理念、 原则及具体方式不断得到调适与

完善， 逐步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合作特点： 在合作理念方面， 秉持

“真实亲诚” 理念和正确义利观； 在合作机制方面， 注重政府主导与社

会参与相结合； 在合作重心方面， 突出分享粮食生产技术； 在合作维度

方面， 融通国际对非三边或多边合作； 在合作目标方面， 助力非洲提升

粮食安全自我保障能力。 当前， 在新冠肺炎疫情、 俄乌冲突延宕的冲击

下， 非洲粮食安全问题的长期性和脆弱性愈加突出， 对中国在此领域的

合作需求更为迫切。 鉴此， 精准对接非洲区域、 国别层面的农业与粮食

安全发展战略， 加强对非粮食全产业链薄弱环节合作力度， 以中非减贫

合作强化非洲粮食安全体系韧性， 进一步推进非洲粮食安全中 “南南”
“南北” 双向度合作， 可为深化中非粮食安全合作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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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发表题为 《同舟共济， 继往开来， 携手构建新时代中非

命运共同体》 的主旨演讲， 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内涵不断丰富。 环顾当今世

界，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之变与世纪疫情相互叠加的复杂国际格局，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爆发的俄乌冲突使全球陷入新一轮粮食危机中。 非洲作为发展中国

家最为集中的大陆， 正在经历气候变化、 粮食安全等非传统安全形势严峻困

境， 而且这些挑战与风险已超出非洲国家独自应对的能力。 那么， 新时代中非

命运共同体如何回应日益突出的非洲粮食安全挑战？ 中非合作如何走深、 走

实、 走远？
国内外学者关于非洲粮食安全治理已有一系列研究成果。 国外学者对非洲粮食安

全治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视角： 一是从 “水—能源—粮食纽带” 关系①、 人口

增长②、 气候变化③、 粮食生产及其价值链④， 以及新冠肺炎疫情、 俄乌冲突对

非洲粮食体系的冲击⑤等方面研判影响非洲粮食安全的因素； 二是从非洲国家政

策取向⑥、 技术赋能⑦、 农业产业多样化⑧、 农业政治经济学⑨等方面， 提出非洲

粮食安全的治理路径； 三是论及国际社会参与非洲粮食安全治理的影响与成效，�I0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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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包括中国在中非粮食安全合作中的角色及其作用等相关内容。① 国内学者则基

于深化中非合作的现实需要， 结合时代话题与学术前沿问题， 在中非粮食安全合

作研究中力求洞见， 其研究主要涉及两个维度： 一是将中非粮食安全合作置于中

非农业合作视域中进行考察；② 二是探究中非粮食安全合作之内在机理。③ 上述

研究评析了中非粮食安全合作的历史、 现状、 发展趋势， 但中非粮食安全合作宜

超越中非合作领域之视野， 从构建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之重要方位来解读。 事

实上， 国内学界对于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研究或基于宏观层面，④ 或聚焦部分微观

层面， 如中非卫生健康共同体和中非气候治理共同体等，⑤ 仍有很大拓展空间。
故本文将粮食安全合作内嵌于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之中， 即中非粮食安全共同

体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有机组成部分， 其内涵是指中方秉持休戚与共的

命运共同体意识、 “真实亲诚” 的价值理念， 弘扬团结互助、 患难与共、 共同发

展之精神， 与非方在粮食安全领域开展双多边国际合作， 努力提升非洲国家在粮

食供应、 获得、 利用等方面的保障能力与水平。 基于此， 本文尝试解析中非粮食

安全共同体的内在逻辑， 总结中非粮食安全合作的特点， 并提出构建中非粮食安

全共同体之路径。

中非粮食安全共同体的生成逻辑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多层次、 全方位的共同体， 涵盖政治共同体、 经济共同

体、 安全共同体、 文化共同体、 生态共同体等领域， 其中安全共同体又可细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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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安全共同体、 产业安全共同体、 粮食安全共同体、 卫生健康共同体等多个方

面。 那么在中非合作中， 中非粮食安全共同体何以形成？

（一） 粮食安全问题是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基础

“国以民为本， 民以食为天， 食以粮为源， 粮以安为先。” 这句话彰显了粮

食在人类生存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对个体而言， 粮食不仅是人们赖以生存的最

基本的必需品， 而且是人们从事其他一切活动的前提和基础， 更是保障公民生存

权利的要件。 对国家而言， 粮食是一种特殊商品、 战略物资， 不仅是国家经济发

展的基础， 还关乎国家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 正是基于经济特性、 政治特性、 战

略特性等多重属性， 粮食安全在一国非传统安全， 尤其在人的安全和国家安全的

构成中具有特殊意义， 为全球安全治理场域所关注。
从全球视野看，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世界性干旱引发的粮食危机， 尤其是非洲

的饥荒使国际社会更加关注粮食安全问题。 联合国粮农组织在 １９７４ 年 １１ 月第一

次世界粮食首脑会议上， 把粮食安全定义为确保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得到维持

生存所必需的足够食物。① 此后， 联合国粮农组织相关研究专家根据各自研究目

的和研究重点， 不断丰富拓展粮食安全内涵， 但无论哪种解释， 其本质均在于既

要确保粮食供应充足， 又要确保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有能力得到足够的粮食。 由

此， 粮食安全不仅指数量安全， 还包括质量安全。 一般而言， 粮食安全包括粮食

可供性、 粮食的经济和物质可获性、 粮食利用率、 粮食市场稳定性等多个维度，
其中粮食来源是否充足会影响可供消费粮食的数量和质量。 倘若粮食供应短缺，
其直接后果就是饥饿和营养不足， 这是导致一国粮食不安全的首要致因。 因此，
要消除饥饿和营养不足， 最直接的途径就是保障有效的粮食来源 （即粮食生

产）。 当然， 对于粮食消费者而言， 粮食供应的稳健性、 获取渠道的可达性以及

获取的经济可负担性， 也是保障其在任何时候都能通过有效途径获取足够粮食的

核心因素。 由此， 为了维护国家安全、 增进民生福祉， 世界各国高度关注粮食供

求关系的动态变化。
从历史角度看， 粮食安全问题与民众的痛苦指数 （失业率与通胀率之和）

息息相关， 而且在非洲引发了诸多社会不稳定事件。 据日本学者石弘之统计， 在

非洲国家独立后的 ３０ 多年时间里， 曾发生过 ７０ 多起政变， 其中约 １ ／ ３ 不同程度

地与粮食匮乏和价格暴涨有关， 如 １９８１ 年塞拉利昂粮食暴动是由大米市场供应

·７３·

① ＦＡＯ，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Ｆｏｏｄ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Ｒｏｍｅ，１９７４. 转引自公茂刚著： 《发展中国家粮食
安全问题研究》， 中国经济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版， 第 ３ 页。



中国非洲学刊　 ２０２２ 年第 ３ 期

不足和价格上涨导致的。① 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融危机叠加粮食危机， 使当年国际小麦

和玉米市场价格较 ２００５ 年分别增长了 ８５. ３％ 和 １１８. ２％ ，② 苏丹、 马里、 刚果

（金） 等非洲国家因粮价上涨出现社会动荡。 ２０１８ 年底， 苏丹东北部城市阿特巴

拉的面包价格上涨了 ３ 倍， 点燃了苏丹街头政治的导火索， 导致统治 ３０ 年之久

的奥马尔·巴希尔政权被推翻。 可见， 非洲和平与发展离不开粮食安全体系的构

筑， 粮食安全是非洲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而且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倡

导的持久和平、 普遍安全、 共同繁荣思想高度契合。

（二） 构建中非粮食安全共同体是对非洲安全威胁的现实回应

在全球化时代， 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的人类命

运共同体， 这就意味着世界各国既要共享发展成果， 也要共担危机与风险。 当

前， 非洲大陆面临诸多安全风险， 其中粮食安全问题尤为突出。
一方面， 宏观层面的粮食供给不足。 以 ２０２０ 年为例， 从粮食供求关系看，

非洲地区三大主粮 （小麦、 大米和玉米） 产不足需缺口达到 ８３８５ 万吨， 占当年

主粮总消费量的 ３６. １％ ， 这表明非洲国家粮食自我保障能力较弱， 粮食安全水

平较低。 从人均粮食占有量看， 由于非洲地区人口增速较快且粮食生产水平低，
人均粮食消费量不到 ２００ 公斤， 远低于人均 ４００ 公斤的国际粮食安全标准线， 说

明非洲地区膳食水平偏低， 粮食不安全风险偏高。③ 因此， 非洲国家不得不从国

际市场上采购粮食， 粮食消费外贸依存度高， 国际市场粮价波动及供给量变化均

会波及非洲。 例如，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以来， 俄乌冲突对全球粮食供给造成严重冲击，
其中非洲国家承受的冲击波最为突出。 俄罗斯和乌克兰作为全球小麦的主要出口

国， 也是非洲小麦进口的重要来源地。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 年， 非洲从俄罗斯进口小麦

金额达 ３７ 亿美元， 占其小麦进口总额的 ３２％ ； 从乌克兰进口小麦金额为 １４ 亿美

元， 占其小麦进口总额的 １２％ ； 共有 ３０ 个非洲国家从俄罗斯和乌克兰进口小

麦， 其中索马里、 贝宁、 埃及等 １６ 个国家从两国进口小麦占它们小麦进口总额

的 ５０％以上。④ 不仅如此， 俄乌冲突还严重扰乱了全球小麦供应链， 一些国家出

台了小麦出口管制干预措施， 涵盖全球小麦贸易的 ２１％ ， 致使小麦价格在 ２０２２

·８３·

①

②

③

④

［日］ 石弘之： 《地球环境报告——— 〈朝日新闻〉 高级记者关于地球环境的见闻录》， 张
坤民、 王伟译，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１９９２ 年版， 第 ３９ 页。
Ｓａｍａｈ Ｓａｙｅｄ Ａｈｍｅｄ，“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Ｆｏｏｄ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ｒｉｓｅｓ （２００８） ｏｎ Ｆｏｏ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 Ｅｇｙｐｔ，”Ａｆｒｉｃａｎ ａｎｄ Ａｓ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 １３，Ｎｏ. １ － ２，２０１４，ｐ. ２２３ － ２２４.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ｈｔｔｐｓ： ／ ／ ａｐｐｓ. ｆａｓ. ｕｓｄａ.
ｇｏｖ ／ ｐｓｄｏｎｌｉｎｅ ／ ａｐｐ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ｌ＃ ／ ａｐｐ ／ ｈｏｍｅ［２０２２ － ０３ － １６］ ．
ＵＮＣＴＡＤ，“ Ｔａｐｅｒｉｎｇ ｉｎ ａ Ｔｉｍｅ ｏｆ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２２， ｈｔｔｐｓ： ／ ／ ｕｎｃｔａｄ. ｏｒｇ ／ ｓｙｓｔｅｍ ／ ｆｉｌｅｓ ／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 ｔｄｒ２０２１ － ｕｐｄａｔｅ１＿ｅｎ. ｐｄｆ［２０２２ － ０４ － ０４］ ．



中非粮食安全共同体的应然逻辑与实践路径

年 １—３ 月上涨了 ４０％ 。① 粮食供应减少和价格飙升， 使许多非洲国家民众面临

更为严重的粮食不足问题。 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加纳代表安吉拉·卢西吉所

言： “由于非洲贫困人口大部分消费支出用于购买食品， 俄乌冲突导致的粮价飙

升严重冲击了非洲粮食安全。”②

另一方面， 微观层面的粮食获取能力缺乏。 对于个体而言， 粮食的可得性与

其收入水平、 粮食流通等情况密切相关。 在非洲， 贫困人口基数大， 而且贫困发

生率高， 是民众粮食短缺互为表里的集中体现。 非洲约有一半人口处于每天收入

不足 １. ９ 美元的极端贫困状态， 收入少直接决定贫困群体的购买力低。 加之， 贫

困人口应对暴力冲突、 气候灾害、 公共卫生灾害等风险能力低， 更加剧了粮食不

安全状况。 例如， 马达加斯加南部有 １１４ 万人长期面临粮食不足困境， 而由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该地区遭受严重干旱， 又新增 ２. ８ 万缺粮人口。③ 此

外， 粮食供应链的畅达可确保粮食生产和市场交易 （包括国内和国外） 顺利进

行， 其中运输网络的连通性与民众粮食获取能力息息相关。 据统计， 非洲地区有

近一半国家 （４８. ７％ ） 的粮食运输网络韧性水平低， 一旦发生粮食运输道路受

阻情况， 刚果 （金）、 马达加斯加、 尼日尔、 塞内加尔、 苏丹等国货物运输时间

会延长 ３０％以上。④ 基础设施薄弱等因素会推高粮食交易成本， 进而影响民众的

粮食可获得能力。
总体来看， 非洲地区在全球粮食安全体系中处于薄弱点， ２０２１ 年世界上粮

食不足人口中有 １ ／ ３ 生活在该地区， 全球 ４４ 个缺粮国家中非洲占 ３３ 个。⑤ 值得

注意的是， 非洲粮食不安全状况具有长期性和脆弱性， 该地区粮食不足人口占总

人口的比重一直徘徊在 ２０％ 左右。 由此， 着力改善非洲粮食安全状况， 既需要

非洲国家自身努力， 也成为南南合作的重要切入点。

（三） 构建中非粮食安全共同体是践行中非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担当

随着中国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 中国参与全球安全治理的角色也发生

·９３·

①

②

③

④

⑤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Ａｆｒｉｃａ’ｓ Ｐｕｌｓｅ：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Ｉｓｓｕｅｓ Ｓｈａｐｉｎｇ Ａｆｒｉｃａ’ 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ｕｔｕｒｅ，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 Ｃ. ，２０２２，ｐ. ２８.
Ａｎｇｅｌａ Ｌｕｓｉｇｉ，“Ａｆ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ｕｓｓｉａ － Ｕｋｒａｉｎ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ｅ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Ａｆｒｉｃａ Ｒｅｎｅｗａｌ， Ｊｕｎｅ ３０， ２０２２，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ｕｎ. ｏｒｇ ／ ａｆｒｉｃａｒｅｎｅｗａｌ ／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 ／ ａｆｒｉｃａ － ａｎｄ －
ｒｕｓｓｉａ － ｕｋｒａｉｎｅ －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 ｓｅｉｚｉｎｇ －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 ｃｒｉｓｉｓ［２０２２ － ０７ － ０４］ ．
“Ｆｏｏｄ Ｉｎ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ｆｒｉｃ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Ｓｅｒｉｅｓ，Ｖｏｌ. ５８，
Ｎｏ. ６，２０２１，ｐ. ２３５１１.
联合国粮农组织： 《２０２１ 年粮食及农业状况： 提高农业粮食体系韧性， 应对冲击和压力》
（中文版）， ｈｔｔｐｓ： ／ ／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４０６０ ／ ｃｂ４４７６ｚｈ ［２０２２ － ０５ － ０６］ ．
ＦＡＯ，“ Ｃｒｏｐ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Ｆｏｏｄ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２２，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ａｏ. ｏｒｇ ／ ３ ／ ｃｂ８８９３ｅｎ ／
ｃｂ８８９３ｅｎ. ｐｄｆ［２０２２ － ０５ － ２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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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 由参与者、 融入者逐渐向积极贡献者和责任担当者转变。 在 ２０１８ 年中非

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 中非领导人一致同意携手共筑责任共担、 合作共赢、 幸福

共享、 文化共兴、 安全共筑、 和谐共生的中非命运共同体， 这一战略共识成为中

非双方共同努力的方向与奋斗目标， 被写入 《新时代的中非合作》 白皮书。 其

中的 “责任共担” 和 “安全共筑”， 意指中国愿意与非洲国家一道， 共担安全治

理责任， 共筑安全治理体系， 共同塑造非洲和平与发展的未来。 具体到粮食安全

领域， 习近平主席在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８ 年和 ２０２１ 年三届中非合作论坛开幕式上发表

的主旨演讲中， 均高度关注非洲粮食安全问题， 从 “中非农业现代化合作计划”
到 “产业促进行动”， 再到 “减贫惠农工程”， 都把帮助非洲解决粮食安全问题

作为中非农业合作的要义。 这表明中国针对非洲国家粮食安全的严峻形势， 肩负

起了安危与共、 同舟共济的大国担当， 高度契合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理念。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近年来国际多边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遭到挑战， 单边主

义和保护主义盛行， 中国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推动全球治理合作。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
将粮食安全列为全球发展治理的八大领域之一。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习近平主席在

２０２２ 年世界经济论坛视频会议上强调，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把促

进发展、 保障民生置于全球宏观政策的突出位置， 落实联合国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

展议程， 促进现有发展合作机制协同增效， 促进全球均衡发展。”① 这段话体现

出中国致力于提升粮食安全等全球性治理问题的合作力度、 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美好愿景和主动担责之决心。
新时代， 中国有意愿也有能力在非洲粮食安全领域更多地发挥负责任大国作

用。 中国以 “谷物基本自给、 口粮绝对安全” 的新粮食安全观为指导， 依靠自

身力量实现了粮食基本自给。 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 ２０２０ 年中国粮食总产量

达 ６. ６９５ 亿吨， 人均占有量为 ４７４ 公斤， 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谷物产量占粮食总

产量的 ９２. １％ ， 谷物自给率超过 ９５％ ， 口粮绝对安全。② 在粮食储备能力建设方

面， 通过储粮新技术广泛应用， 中国从中央到地方已建立起一批现代化粮仓， 仓

容规模逐年增加， 粮食库存消费比 （约为 ３５％ ） 远高于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

标准 （１７％ ～１８％ ）， 成为维护中国粮食安全的 “压舱石”。 与此同时， 无论是

原粮、 散粮运输， 还是成品粮集装化运输， 公路、 铁路、 水路等畅达的联运系统

·０４·

①

②

习近平： 《共创后疫情时代美好世界》，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四卷）， 外文出版社
２０２２ 年版， 第 ４８６ 页。
《国家统计局农村司司长李锁强解读粮食生产情况》， 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 ｃｎ ／ ｘｘｇｋ ／ ｊｄ ／ ｓｊｊｄ２０２０ ／ ２０２０１２ ／ ｔ２０２０１２１１＿１８０８７４９. ｈｔｍｌ［２０２２ －
０２ － １８］。



中非粮食安全共同体的应然逻辑与实践路径

确保了粮食物流的高效率。 加之， 中国已建立了 １０ ～ １５ 天的应急成品粮储备，
使之能在应对雨雪、 旱涝自然灾害和国际粮价大幅波动时发挥关键作用。 此外，
随着中国在 ２０２０ 年取得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 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基本解决了

“不愁吃” 问题， ２０２１ 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１８９３１ 元。① 可以说， 中国

在提升粮食生产能力、 发展粮食产业经济、 完善粮食市场体系、 参与世界粮食安

全治理等方面， 走出了一条具有本国特色的粮食安全之路。 在中国综合实力和国

际地位提升的背景下， 与非洲国家分享确保粮食安全的经验， 助力非洲国家最终

实现粮安全， 彰显了中国积极参与非洲粮食安全治理贡献者角色。

中非粮食安全合作的特点

中非粮食安全合作最初属于中国对非援助范畴。 从 １９５９ 年至今， 中非粮食

安全合作已历经 ６０ 余年发展历程， 双方合作逐渐走向深入， 突出表现为以下几

方面特点。

（一） 合作理念： 秉持 “真实亲诚” 和正确义利观

中非粮食安全合作系中非全方位合作的一部分， 是新时代构建更加紧密的中

非命运共同体的有机构成， 因此中方在该领域合作同样秉持 “真实亲诚” 理念

和正确义利观。 与西方国家只热衷于为非洲国家制定发展蓝图和计划不同， 中国

在对非各领域合作中， 始终尊重非洲国家的发展需要和意愿， 强调中非之间团结

互助与共同发展。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中国政府发表第二份 《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
强调， 中国尊重非洲国家自主选择发展道路， 尊重非洲国家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改善人民生活的实践和努力， 愿在平等自愿基础上同非洲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

流， 促进双方对彼此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的了解、 认同和借鉴。②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 《新时代的中非合作》 白皮书， 重申中方在对非合

作中坚持相互尊重、 共同发展， 始终践行 “四个坚持” 和 “五不” 原则， 形成

了一条特色鲜明的中非合作共赢之路。③ 这些表述均体现了中非携手共命运、 同

·１４·

①

②
③

《方晓丹： 居民收入继续稳步增长 居民消费支出持续恢复》， 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１８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 ｃｎ ／ ｔｊｓｊ ／ ｓｊｊｄ ／ ２０２２０１ ／ ｔ２０２２０１１８＿１８２６５２９. ｈｔｍｌ［２０２２ － ０２ －
１８］。
《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５ 日， 第 ４ 版。
“四个坚持”， 即坚持真诚友好、 平等相待； 坚持义利相兼， 以义为先； 坚持发展为民、
务实高效； 坚持开放包容、 兼收并蓄。 “五不” 原则， 即不干预非洲国家探索符合国情的
发展道路， 不干涉非洲内政， 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 不在对非援助中附加任何政治
条件， 不在对非投资融资中谋取政治私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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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促发展之价值观。
基于此， 中方在粮食安全合作中充分尊重非方发展议程和自主选择。 《非洲

发展新伙伴计划》 （２００１ 年 ７ 月）、 《非洲农业综合发展计划》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
非盟 《２０６３ 年议程》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等文件， 明确提出了非洲实现粮食自给的

宏伟愿景。 目前， 非洲各国都在加紧落实规划， 全力提升农业产业化、 现代化水

平， 增强粮食安全保障能力。 鉴此， 在中非粮食安全合作中， 中方强调支持非洲

国家实施 《非洲农业综合发展计划》， 包括非盟主导的食品安全项目与活动。①

此外， 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负责任的大国， 在国际舞台上为非洲仗义执

言， 维护非洲国家的主权、 发展和安全利益， 这亦是中国积极践行 “真实亲诚”
理念和正确义利观的具体体现。 在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 ３４ 次会议

上， 中国代表 １４０ 个国家发表题为 《促进和保护人权， 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联合声明， 推动会议通过关于 “经济、 社会、 文化权利” 和 “粮食权” 两个

决议， 明确表示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② 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首次

载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决议， 其中 “粮食权” 被置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语

境中， 拓宽了全球人权治理路径， 有利于推进国际社会 “粮食权” 与非洲议题

的结合。

（二） 合作机制： 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相结合

粮食安全议题不仅仅属于经济问题， 而是兼具经济特性、 政治特性、 战略特

性等多重属性。 因此， 中国政府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末开始就将粮食安全作为对非

援助的重要领域， 并通过商务部、 农业与农村部、 外交部、 财政部、 教育部、 卫

健委等行政机构， 落实中国对非粮食援助、 合作及其关联项目。 其中， ２０１８ 年

之前援助事项由商务部归口管理， 并通过其下属机构来具体执行， 如国际经济合

作事务局负责对外援助成套项目管理、 监督与实施； 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

负责一般援助物资招投标、 实施与管理， 以及南南合作援助基金项目等； 国际商

务官员研修学院负责全国援外培训协调管理、 援助培训项目执行落实。 农业农村

部协同商务部展开农业援助与合作， 如派遣农业专家、 管理中非农业技术示范中

心等。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成立， 整合和优化了中国对外援

助管理体系， 加强了对外援助的管理与协调。 外交部在 ２０００ 年创立了中非合作

·２４·

①

②

《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宣言》， 中非合作论坛官方网站，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ｏｃａｃ. ｏｒｇ ／ ｃｈｎ ／ ｚｙｗｘ ／ ｚｙｗｊ ／ ２０１５１２ ／ ｔ２０１５１２２４＿７８７５８４７. ｈｔｍ［２０２２ － ０３ － ０５］。
《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重大理念首次载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决议》， 中国人权网，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２４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 ｃｎ ／ ｈｔｍｌ ／ ｒｑｂｂ ／ ｖｉｄｅｏ ／ ｇｊ ／ ２０１７／ ０３２４／ １９７３. ｈｔｍｌ［２０２２ －
０３ －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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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 每三年发布一次会议宣言、 行动计划， 对包括粮食安全在内的中非合作发

展规划、 落实路径具有纲领性意义， 成为中非开展集体对话的重要平台和务实合

作的有效机制。 除了 “一对多” 中非合作论坛机制外， 根据非洲发展需求以及

中非农业领域的互补性， 中国与非洲国家及地区组织还建立了一些农业合作机

制， 如中国—埃塞俄比亚杂交谷子联合研发中心、 中国—非盟农业合作委员会

等，① 并签订了一系列农业与粮食发展方面的合作协议。 截至目前， 中国与 ２３
个非洲国家及地区组织建立农业合作机制， 签署双多边农业合作文件 ７２ 项。
２０１２ 年以来 ， 中国与 ２０ 个非洲国家及地区组织签署农业合作文件 ３１ 项。②

企业是中国对非经济活动的主体与依托。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中国实施援外

方式改革后， 中垦集团、 江苏农垦、 安徽农垦、 湖北农垦等大型国有企业开始探

索对非粮食领域投资合作。 近年来， 中国民营企业实力不断增强， 逐渐成为中非

农业合作的新生力量， 如 ２０１２ 年中地海外集团在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创建了农

业高科技产业示范园。 此外，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启动的 “中非联合交流计划”， 为中国

智库参与中非治国理政交流注入新活力。 毋庸置疑， 无论是中国政府， 还是企业

和智库， 通过各自合作机制， 已形成对非粮食安全合作的合力。

（三） 合作重心： 分享粮食生产技术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非洲粮食产量的增加离不开农业研发与技术推广。
在过去几十年中， 中国对非粮食安全合作突出技术转移因素， 努力提升非洲国家

的粮食供应水平。
一方面， 中国通过对非援建农业合作示范项目和投资农业产业园， 分享中国

粮食生产经验。 ２０ 世纪六七十年代， 中国援建了乌干达奇奔巴农场、 毛里塔尼

亚姆颇利水稻农场、 索马里费诺力农场等。③ 根据中国政府与非洲受援国政府签

订的协议， 中方负责供应服务于农场建设的农机设备， 建设水利灌溉配套设施，
提供农场生产技术指导， 参与农场的计划管理等事宜。 援建农场呈现稳定发展态

势后， 就移交给受援国政府。 ２１ 世纪以来， 中国援助非洲的农业技术示范项目

也与时俱进， ２０１１ 年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与中国农业大学在坦桑尼亚开展中国农

业技术的村级试验示范项目， 中国农业大学项目团队在坦桑尼亚莫罗戈罗省佩雅

佩雅村等 １０ 个村先后进行玉米良种选育、 翻地、 间苗、 除草等精耕细作， 使试

·３４·

①

②

③

唐丽霞、 赵文杰、 李小云： 《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中非农业合作的新发展与新挑战》，
第 １４ 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新时代的中非合作》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２１ 年版， 第 ２０ 页。
王成安： 《中非农业合作： 功在千秋 利在长远》， 《人民日报》 ２０００ 年 ９ 月 １２ 日， 第 ７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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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田玉米产量平均增加 ２ ～ ３ 倍。①

另一方面， 中方派遣农业技术专家， 援建中非农业技术示范中心， 传授农业

实用技术。 在 ２０ 世纪 ６０—９０ 年代， 中国曾派遣农业技术人员在塞拉利昂、 尼日

尔、 马里等十几个非洲国家的技术实验站、 推广站， 通过研究、 试验、 推广和扩

散等农业技术传播途径， 进行粮食作物种植技术、 繁育技术、 管理技术以及农产

品初加工技术等方面指导， 将农业技术快速推广到非洲当地农户手中， 进而转化

为生产力。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０９ 年底， 中国又向摩洛哥、 加纳等 ３３ 个非洲国家

派出 １０４ 名高级农业专家。 根据各国农业技术援助需求， 中国派遣的高级农业专

家专长有所不同， 如中国政府派赴加纳的三位高级农业专家技术专长分别是农业

灌溉工程、 水稻种植生产及加工和淡水养殖， 以此为受援国提供不同领域的技术

服务。 ２０１５ 年， 中方宣布派遣 ３０ 批农业专家组赴非洲， 主要针对种植业和养殖

业遇到的实际问题提供务实性技术指导和培训。 ２０１８ 年， 中方又向非洲派遣 ５００
名高级农业专家， 主要是通过提供农业生产与管理技术培训， 培养青年农业科研

人才和农民致富带头人。②

中非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则是中国在非洲传播农业技术、 进行可持续合作的工

作站。 自 ２００７ 年中莫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启动建设以来， 中国已在莫桑比克、 赞

比亚、 苏丹等 ２２ 个国家建成 ２３ 个农业示范中心。③ 中方技术人员除进行现场技

术示范操作以外， 还面向当地农业官员、 技术人员、 农民等进行农技知识集中培

训。 袁氏国际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运营的中国马达加斯加农技示范中心， 自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起在该国推广杂交水稻种植技术， 使当地种植杂交水稻的农户平均稻谷单

产达每公顷 ７. ５ 吨， 最高单产超过每公顷 １０ 吨。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马达加斯加农业、
畜牧业和渔业部部长拉那利维鲁在参观了距离首都塔那那利佛 ３５ 公里的马义奇

杂交水稻高产示范基地后表示： “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 很多国家粮食进

口面临困难的背景下， 杂交水稻为马达加斯加粮食安全提供重要保障。”④

（四） 合作维度： 融通国际对非三边或多边合作

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 “零饥饿” 是联合国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重要目标

之一， 也是国际发展合作的重要内容。 在某种程度上， 中非粮食安全合作是全球

·４４·

①

②

③
④

李小云等： 《消除绝对贫困： 中国的实践》，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
导小组办公室，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第 ６７ 页。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 “八大行动” 内容解读》， 中国商务部网站，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１９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ａｅ ／ ａｉ ／ ２０１８０９ ／ ２０１８０９０２７８８４２ １. ｓｈｔｍｌ［２０２２ － ０３ － １３］。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新时代的中非合作》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第 ２０ 页。
吕强： 《为非洲缓解粮食问题作出贡献》， 《人民日报》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２７ 日， 第 １６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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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安全治理的一部分， 双方合作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
在三方合作方面， 中国探索与其他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在非洲实施粮食安全

项目。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中国商务部、 莫桑比克农业与粮食安全部和美国比尔及梅

琳达·盖茨基金会三方代表签署了 《关于莫桑比克农业三方合作框架》。 据此，
在 “莫方提出、 莫方同意、 莫方主导” 的原则下， 依托中莫农业技术示范中心，
三方在科学研究、 农业和畜牧业技术示范推广、 能力建设等方面展开合作， 以帮

助莫方提高主粮生产率、 改善营养状况和提高当地农民收入。 对于中国在马里、
加纳、 马达加斯加等非洲国家开展的 “绿色超级稻” 国际农业科技扶贫项目，
盖茨基金会也提供了资金支持。

在多边合作方面， 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 南南合作办公室对

非粮食安全合作项目。 中国通过联合国粮农组织 “粮食安全特别计划” 框架下

的南南合作途径， 成为促进南南合作及三方合作的主要伙伴之一。 自 ２００９ 年

“联合国粮农组织—中国南南合作计划” 启动以来， 中国政府已向该计划提供两

期捐资共计 ８０００ 万美元， 中国农业专家在乌干达、 纳米比亚等 １４ 个亚非国家从

事改善谷物生产、 畜牧业、 园艺、 渔业和水产养殖、 水土管理等方面工作， 受益

者达 ７ 万多人。 其中， 乌干达项目 （第一期、 第二期） 是整个合作计划中为期

最长、 最为成功的合作范例之一。①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习近平主席宣布再次为 “联合

国粮农组织—中国南南合作计划” 捐资 ５０００ 万美元， 用于开展第三期工作。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该计划第三期工作正式启动， 主要涵盖提高农业生产、 价值链和

贸易、 热作农业和旱作农业以及数字农业等领域， 支持发展中国家实现农业粮食

体系可持续转型， 为落实联合国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 特别是为消除贫困

（ＳＤＧ１） 和 “零饥饿” （ＳＤＧ２） 作出贡献。②

（五） 合作目标： 助力非洲提升粮食安全自我保障能力

当前， 全球粮食安全的内涵正在从数量安全向质量安全、 经济安全、 资源环

境安全等方面拓展。 就非洲而言， 确保数量安全是现阶段非洲国家长期性基本发

展诉求。 中国对非粮食安全合作的目标， 并不仅仅是为了帮助非洲国家解决暂时

粮食短缺问题， 更为重要的是帮助非洲国家提升粮食安全能力建设。
中国在实施对非粮食合作项目过程中， 除了以技术转移为核心， 还综合施

·５４·

①

②

ＦＡＯ，“Ｖｏｉｃ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Ｓｔｏｒｉ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ＦＡＯ － Ｃｈｉｎａ Ｓｏｕｔｈ － Ｓｏｕｔｈ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Ｕｇａｎｄａ，”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ａｏ. ｏｒｇ ／ ３ ／ ｃｂ２４９６ｅｎ ／ ｃｂ２４９６ｅｎ. ｐｄｆ［２０２２ －０３ －
１９］ ．
《联合国粮农组织与中国政府签署重要协定， 继续深化南南合作》， 中国网，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１３ 日， ｈｔｔｐ： ／ ／ ｇｕｏ ｑ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ｍ. ｃｎ ／ ２０２２ －０１ ／ １３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７７９８７３７６. ｈｔｍ［２０２２ －０３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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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 开展形式多样的培训活动， 以期解决非洲宏观层面的粮食供应不足和微观层

面的粮食获取能力缺乏问题。 如果说派遣农技专家、 援建中非农业技术示范中心

是中国对非农业人力资源培训的 “送上门” 服务， 那么在华举办各类涉农培训

班则是 “请进来” 的重要表现。 ２０１２ 年以来， 在华培训非洲农业学员 ７４５６ 人

次。① 其中， 商务部国际商务官员研修学院、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 中国农业大学

举办了多期援外农业培训班， 有的是面向发展中国家， 有的则是专门针对非洲国

家。 例如， ２０１５ 年商务部面向非洲举办了 ７０ 多个援外农业培训班， 包括种植

业、 畜牧业、 水产养殖、 农业机械、 农业政策与管理等丰富内容， 培训 １５００ 多

人次。② 通过经验分享以及实地考察等培训活动， 增加了非洲学员对于农业发展

与综合治理的感性和理性认识。
此外， 中国政府每年还向一些非洲国家提供水稻、 玉米和其他作物种子， 新

型多元复合肥、 高效低毒农药， 以及拖拉机、 大型联合收割机、 农机具和成套农

产品加工设备等， 助力它们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 例如，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中国政

府向埃塞俄比亚捐赠了 １４８ 台套农业设备， 用于该国农业技术试验示范和推

广。③ 农业基础设施的优化会提升农业生产应对各类自然风险的能力， 中国企

业在非洲援建或承建了诸多水利基础设施， 如埃塞俄比亚的特克泽水电站、 苏

丹的麦洛维大坝项目等。 这些项目系集水利、 发电、 灌溉于一体的综合性水利

工程， 可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当地农业生产、 生活用水或用电需求。
总之， 无论是中国对非开展的农业技术培训， 还是提供的农业物资援助，

抑或实施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都有助于同非洲国家分享中国农业发展经

验和农业技术， 提升非洲国家的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水平。 由此， 以提高非洲

国家自主发展能力为目标， 是中国对非粮食安全合作的本质特征之一， 也是与

西方对非合作的重要区别所在。
综上， 非洲是中国开展国际农业合作的重点地区。 半个多世纪以来， 中国对

非粮食安全合作理念、 原则及具体方式不断得到调适与完善， 逐步形成了具有自

身特色的合作模式， 为非洲改善农业基础设施， 提高农业技术水平， 增加粮食产

量， 缓解粮食短缺， 消除极端贫困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６４·

①
②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新时代的中非合作》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第 ２０ 页。
中国农业部对外经济合作中心秦路高级经济师在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１０ 日中国亚非学会年会上
的发言。
《中国科技助力非洲实现 “零饥饿” 目标》， 中国政府网，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１９ － １０ ／ １５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４４０１４４. ｈｔｍ［２０２２ － ０３ －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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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中非粮食安全合作的路径

在新冠肺炎疫情延宕至第三个年头、 俄乌冲突仍在持续的当下， 非洲粮食安

全危机加剧。 基于新时代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理念， 需要结合中非在

此领域合作中出现的问题或短板， 从战略、 策略、 内容、 形式和路径多元视角，
进一步深化中非粮食安全合作。

（一） 全面提升中非粮食安全合作的战略重要性

俄乌冲突已逾数月， 对全球经贸、 金融、 能源、 粮食产业链和供应链造成巨

大冲击， 加剧了非洲粮食危机， 进而影响非洲实现联合国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目

标。 俄乌冲突对非洲粮食安全的负面影响体现在四方面： 从粮食贸易看， 俄乌冲

突导致非洲粮食供应链危机； 从粮食生产看， 俄乌冲突外溢效应波及非洲国家的

粮食产能； 从粮食购买力看， 俄乌冲突引发的粮食价格上涨削弱了非洲民众的粮

食可获得性； 从粮食外援看， 国际对非粮援趋紧。 与此同时， 西方国家大搞地缘

政治博弈， 奉行单边主义、 集团政治与胁迫外交等， 将经贸合作政治化， 使全球

粮食安全困境愈演愈烈， 非洲粮食安全赤字风险日益高企。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持

续蔓延、 世界和平与发展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上升， 中非凝聚战略共识、 携手共

进、 破解非洲粮食安全难题的需求更加迫切。 尼日尔前外长明达乌杜直言， “俄
乌冲突的一个后果是， 非洲人对世界其他地区的看法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日益认

识到其传统国际合作伙伴为应对消除饥饿等安全威胁而划拨的资源与它们为支持

乌克兰而调动的资源之间存在着差异。 因此， 非洲国家政府如今比以往更愿意与

中国等新伙伴合作。”① 因此， 化危为机、 加大中非粮食安全合作力度， 以回应

非洲国家的新期待， 可深化中非利益交融， 激发中非民众共情之感， 优化中非合

作舆情环境， 夯实中非关系民意基础。

（二） 精准对接非洲区域与国别层面的农业与粮食安全发展战略

毋庸置疑， 全球层面的联合国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以及非盟 《２０６３ 年

议程》 和 《非洲农业综合发展计划》， 均规划了非洲农业与粮食安全发展目标、
重要领域、 重点项目和实现路径， 它们是中非共建粮食安全共同体的纲领性文

件。 这主要是基于非洲地区在农业领域基础设施薄弱、 农业全要素生产率较低、

·７４·

① 《尼日尔前外长： 非洲比以往更愿意与中国合作》， 参考消息网，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
ｈｔｔｐ： ／ ／ ｃｏｌｕｍｎ. ｃａｎｋａｏｘｉａｏｘｉ. ｃｏｍ ／ ２０２２ ／ ０６２７ ／ ２４８３９３７. ｓｈｔｍｌ［２０２２ － ０６ － 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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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安全体系脆弱等方面存在的共性问题。 一方面， 中方可继续利用中国—非盟

农业合作委员会、 中非绿色农业发展研究中心、 中非合作论坛等机制， 强化中非

农业与粮食安全合作的顶层设计， 搭建中非粮食安全合作的平台。 另一方面， 非

洲有 ５４ 个国家， 各国在农业资源禀赋、 农产品结构、 农作物生产方式、 农业投

入力度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 面临构建粮食安全体系的困境各不相同。 中非在粮

食安全合作时， 不仅要关切全非洲宏观层面、 次区域中观层面的战略对接， 还要

下沉到具体的国别微观层面， 即识别不同非洲国家粮食发展 “短板” 因素及其

战略发展具体领域， 精准对接非洲各国的农业发展战略， 制订国家间长期农业合

作规划， 以提升中非粮食安全的有效性。 例如， 西非国家利比里亚主要粮食作物

是水稻和木薯， 但该国粮食产量偏低， 远远不能满足国内居民基本需求， 每年有

５０％ ～６０％大米从国外进口。 该国粮食短缺的主要原因是： 农民采用小农单独经

营方式， 未使用良种和肥料， 灌溉设施不足， 道路网络不完善导致农产品运输成

本高， 农产品市场流通渠道有限， 等等。 为此， 该国出台了水稻发展国家战略，
明确提出加强耕地资源管理、 提高农业生产技术、 发展低地灌溉项目等具体发展

规划。 鉴此， 中国在与利比亚里合作中， 如何有针对性地契合利方水稻发展战

略， 提出增加当地水稻产量的可行方案， 是双方合作提质增效的关键。

（三） 加强对非洲粮食全产业链薄弱环节合作力度

粮食产业链是指涉及粮食种植、 收获、 加工、 储藏、 运输、 批发与零售、 公

共或家庭消费等生产链、 加工链到商品链的全过程。 构建非洲国家系统性粮食安

全体系， 不仅需要解决粮食供应链即上游生产环节问题， 而且中下游环节能力建

设亦不可忽视。 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及俄乌冲突冲击之下， 世界各国都在追求

更高的经济安全性， 关注产业链的完整性， 进行产业链重新布局。 值得注意的

是， 由于粮食生产技术水平低， 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落后， 现代化仓储设施严重缺

乏， 冷藏车等运输装备不足， 以及道路畅达性水平低等原因， 非洲国家在粮食生

产、 加工、 储运和消费过程中损耗现象较为严重， 每年粮食损耗量大体相当于

４８００ 万人一年的粮食需求。 其中， 粮食生产和储存环节是关键浪费点， 粮食损

耗率分别为 ６４％和 ５９％ 。① 在俄乌冲突发生后， 不少非洲国家迅速采取提升粮

食产能的举措并加快现代化粮仓建设， 如埃及开始实施扩大小麦储存筒仓计划，
拟依靠新技术储存小麦并减少浪费， 提高粮食的储备能力。 鉴此， 中国在对非粮

食合作中， 除了继续进行技术转移， 开展杂交水稻、 智慧农业等技术合作外， 还

·８４·

① ＦＡＯ，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Ｆｏｏｄ ａｎ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２０１９：Ｍｏｖｉｎｇ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ｏｎ Ｆｏｏｄ Ｌｏｓｓ ａｎｄ Ｗａｓｔｅ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Ｒｏｍｅ，２０１９，ｐ.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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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把减少粮食损耗作为一个着力点， 如援建粮食仓储和基本加工设施等， 帮助

非洲国家提升粮食供给保障能力。 另外， 在非投资企业可利用已建成的经贸合作

园区尤其是农业产业园， 根据投资伙伴国农情， 开展农产品种植、 加工、 仓储、
销售等环节全产业链经营业务， 提高非洲农产品本地化加工能力和农产品附加

值， 从而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四） 以中非减贫合作强化非洲粮食安全体系韧性

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相似， 非洲国家绝大多数贫困人口生活在农村地区， 粮

食短缺是贫困的首要和突出表现， 农民是提升非洲国家整体粮食获取能力的关键

群体。 减缓贫困需要通过改善公路、 铁路、 机场、 港口、 通信、 水电设施等经济

基础设施条件， 提供就业岗位， 加大对农民的知识技能培训， 提升农村贫困人口

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减贫能力， 这与个体微观层面的粮食获取能力相契合， 也与增

强粮食安全体系韧性息息相关。 相关研究表明， 每一个百分点的农业增长率将使

极端贫困人口贫困发生率下降 ２. ９ 个百分点、 贫困家庭消费支出能力增加 ３
倍。① 可以说， 对于非洲国家而言， 农业及其相关产业发展对于促进经济增长、
减贫以及保障粮食安全， 均发挥着关键性作用。

正是基于中非减贫合作和粮食安全合作的内在关联性， 中国在与非洲国家开

展减贫合作、 落实中国对非减贫与援助项目时， 可助力中非粮食合作， 形成协同

效应。 粮食产业属于弱质产业， 投资大， 收效慢， 易受多种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

影响， 其中资金短缺是制约农业企业对非投资的重要原因。 中国对非各类援助性

质的资金， 可适当向在非洲的中资企业建设涉农基础设施及仓储、 加工、 物流等

项目倾斜， 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中非减贫合作与农业投资开发合作项目结合

不够紧密问题， 有助于提升非洲粮食产出水平和附加值， 也有助于增强当地粮食

安全保障网建设。

（五） 进一步推进非洲粮食安全 “南南” “南北” 双向度合作

富有韧性的粮食安全体系涵盖从生产到流通各个环节， 关联领域多， 往往需

要较大规模且持续性的资金投入， 以及高技术支撑。 虽然非洲大陆在 １９９６—
２０１５ 年间保持了 ４％ ～６％的经济增速， 但多数国家政府财政支出仍处于财政赤

字或紧张性平衡态势， 对农业领域的投资仅占年度财政预算的 ２％ ～ ３％ ， 远未

·９４·

① ＵＮＤＰ，Ａｆｒｉｃａ Ｈｕｍ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２０１２：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Ｆｏｏｄ Ｓｅｃｕｒｅ Ｆｕｔｕｒｅ，Ｎｅｗ Ｙｏｒｋ，２０１２，ｐ. 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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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 《非洲农业综合发展计划》 提出的农业资金投入占 １０％ 的水平。① 而农业

生产需要大量资本投入， 土地、 劳动力、 肥料、 灌溉、 技术等投入状况会决定农

业生产率。 仅就农业系统用水形式来看， 撒哈拉以南非洲仅有 ３％的农业属于灌

溉农业， 其余均属于低投入的雨养农业。② 当下， 非洲落后的资源开发利用状

况， 极大推高了国际合作伙伴对非农业援助或投资成本， 增加了合作难度。 虽然

中方在以往的中非粮食安全项目中注重提供技术转移， 通过援助和投资方式实现

了涉农领域一定的资金流入， 但仍无法满足非方的迫切需求， 面临的资金投入压

力很大。
无论是新冠肺炎疫情还是俄乌冲突， 均助推粮食安全问题成为全球安全治

理、 发展治理的核心议程之一。 中非粮食安全合作的基本属性是南南合作， 也是

国际对非粮食安全治理的一部分。 基于中非合作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特点， 中非在

粮食安全领域可积极尝试三方合作、 多边合作。 具体而言， 中方可与发达国家

（包括私营公司）、 其他发展中国家各施所长， 汇聚整合资金技术、 现代农业管

理等优质资源， 助力非洲粮食安全体系建设。 在援助领域， 中方可利用粮农组织

“南南合作及三方合作” 平台， 根据非洲国家的发展需求， 协调日本的 “非洲水

稻发展联盟” 项目、 美国的 “未来粮食保障” 项目、 英国的 “食品安全和营养

新联盟” 项目、 巴西的 “学校供膳” 项目、 越南的 “水产养殖和稻米生产” 项

目等， 在项目实施的具体国家进行三方合作， 发挥个体差异化优势， 从而产生倍

增效应。 在投资领域， 中国可利用与法国、 日本、 意大利等近 ２０ 个国家建立的

第三方市场合作机制， 挖掘双方在非洲绿色农产品生产、 加工、 现代化粮仓、 储

运等方面的投资合作商机， 增进利益交汇， 为非洲粮食安全治理增加新动能。

余　 论

２１ 世纪以来， 中国快速发展显著提升了自身国际地位与世界影响力， 中国

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角色亦由参与者、 跟随者向倡议者、 推动者和贡献者转变。
作为负责任的大国， 中国把发展中国家最为集中的非洲作为履行大国责任的重点

区域， 中非粮食安全共同体建设彰显中国不断增强的国际责任担当， 将有效推进

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构建进程。

·０５·

①

②

唐丽霞、 赵文杰、 李小云： 《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中非农业合作的新发展与新挑战》，
第 １７ 页。
ＦＡＯ，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Ｆｏｏｄ ａｎ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２０２０：Ｏｖｅｒｃｏｍ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ｉ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Ｒｏｍｅ，
２０２０，ｐ. ３８.



中非粮食安全共同体的应然逻辑与实践路径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发布了中非双方首次共同制

订的中长期务实合作规划 《中非合作 ２０３５ 年愿景》， 确定了未来 １５ 年中非合作

的总体框架， 其中包括中方积极参与 《非洲农业综合发展计划》、 农业合作向全

产业链延伸、 增强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等内容。① 这表明粮食安全仍然是未来中非

合作的重要着力点。 当前， 非洲传统农业正在借力第四次工业革命新技术加快向

现代农业转型， 以期实现跨越式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 非洲正在探索将人工智

能、 信息化、 数字化技术用于农业发展， 非盟于 ２０２０ 年发布了 《非洲数字化转

型战略 （２０２０—２０３０）》， 南非、 尼日利亚、 肯尼亚、 摩洛哥等国开启了打造智

慧农业的实践。 例如， ２０１３ 年加纳 “农户在线” （Ｆａｒｍｅｒｌｉｎｅ） 数据平台上线，
为小农户、 农企、 贸易商提供农产品信息数据， 服务用户涵盖非洲 ２５ 个国家的

１００ 多万农户。 ２０１４ 年位于开普敦的人工智能公司———南非农业技术公司

（Ａｅｒｏｂｏｔｉｃｓ） 创立， 它利用无人机和卫星航拍图像为用户提供农作物早期问题检

测服务， 以 减 轻 病 虫 害 对 农 作 物 的 损 害。 ２０１８ 年 摩 洛 哥 “ 农 业 之 缘 ”
（ＡｇｒｉＥｄｇｅ） 公司创立， 使用无人机、 卫星航拍图像以及气象数据等智能科技对

农作物进行精细管理， ５ 个非洲国家的 ３ 万多农户受益。② 鉴此， 中方在粮食安

全领域履行大国国际责任过程中， 一方面需要做精做强中非粮食安全已有合作模

式， 继续在国际舞台上为维护非洲国家的粮食权和粮食安全发声， 打造包容性粮

食治理多边平台； 另一方面， 注重双方合作中粮食产运储销等各个环节的数字化

技术运用， 推动双方合作不断创新与深化。

（责任编辑： 李若杨　 责任校对： 凌荷）

·１５·

①

②

《中非合作 ２０３５ 年愿景》， 中国商务部网站，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 ｈｔｔｐ： ／ ／ ｘｙｆ.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ｌｔ ／ ２０２１１２ ／ ２０２１１２０３２２６１１６. ｓｈｔｍｌ［２０２２ － ０２ － １１］。
ＡＵＣ ａｎｄ ＯＥＣＤ，Ａｆｒｉｃａ’ 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２０２１：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Ｊｏｂｓ，
ＡＵＣ，Ａｄｄｉｓ Ａｂａｂａ ／ ＯＥＣ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Ｐａｒｉｓ，２０２１，ｐ. ２７.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ａ － Ａｆｒｉｃａ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３，Ｎｏ. ３，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２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ＣＡＣ ｉｎ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ｇｅｎｄａ

ａｎｄ Ｉｔｓ Ｐａｔｈ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Ｗａｎｇ Ｘｉｎｙｉ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ｆｏｒ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ａｎｄ 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ｔｈｅ Ｆｏｒｕｍ ｏｎ Ｃｈｉｎａ －

Ａｆｒｉｃａ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ＦＯＣＡＣ） ｈａｓ ｓｅｔ ａ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Ｓｏｕｔｈ － Ｓｏｕｔｈ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ｅｄ ｔｈｅ

ｎｅｗ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ｇｅｎｄａ －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ｔｈｅｏｒｙ，ｔｈｅ ＦＯＣＡＣ ｐｌａｙｓ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ｒｏｌｅｓ

ｉｎ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ｇｅｎｄａ，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ｉｓｓｕｅ ｉｎｉｔｉａｔｏｒｓ，ｉｓｓｕｅ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ｂｕｉｌｄｅｒｓ， ｉｓｓｕｅ 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ｃｏｎｖｅｒｔｅｒｓ. Ｂｙ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ｒｏｐｏｓｉｎｇ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ｓｓｕｅｓ， ｒｅｌｙｉｎｇ ｏｎ 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ｂｕｉ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ｓｓｕｅｓ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ｕｓｉｎｇ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ａｃｃｅｓｓ ｒｏｕｔｅｓ” ａｎｄ “ａｃｃｅｓｓ ｐｏｉｎｔｓ” ｔｏ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ｓｓｕｅｓ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ｇｅｎｄａ ａｎｄ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ｓｓｕｅｓ， ｔｈｅ ＦＯＣＡＣ ｈａｓ ｐｌａｙｅｄ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ｏｌｅ ｉｎ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ｇｅｎｄａ. Ｉｎ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ｔｈｅ ＦＯＣＡＣ ｃａｎ ｂｅ ｐｒｏｍｏｔｅｄ ｔｏ ｐｌａｙ ａ ｌａｒｇｅｒ ｒｏ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ｇｅｎｄａ ｂｙ ｏｐｔｉｍ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ｅｔ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ｓｓｕｅｓ，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ａ ｗｉｄｅｒ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ｓｓｕｅｓ，ａｎｄ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

ｎｅｗ ｔｙｐｅ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ｔｏ ｍａｋｅ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ｔｈｅ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ｇｏａｌ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Ｔｈｅ Ｆｏｒｕｍ ｏｎ Ｃｈｉｎａ － Ａｆｒｉｃａ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 ＦＯＣＡＣ），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ｇｅｎｄａ － ｓｅｔｔｉｎｇ，ｇｌｏｂ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ｇｅｎｄａ，ｇｌｏｂ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Ａｕｔｈｏｒ：Ｗａｎｇ Ｘｉｎｙｉｎｇ，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ａｔ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Ｄａｌｉ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Ｄａｌｉａｎ １１６０２４）．

Ｔｈｅ Ｉｄｅａｌ Ｌｏｇｉｃ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 Ａｆｒｉｃ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Ｆｏｏ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 Ｃｈｕｎｙｉ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ｉｓ ｕｎｄｅｒｇｏｉｎｇ ｍａｊｏｒ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ａ ｐａｎｄｅｍｉｃ ｕｎｓｅｅｎ ｉｎ ａ

·４５１·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ａ － Ａｆｒｉｃａ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Ｉｎ ｔｈｉｓ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 Ａｆｒｉｃ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ｆｏｏ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ｂｅｃｏｍｅ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ｐａｒｔ ｏｆ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 Ａｆｒｉｃ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ａ ｓｈａｒｅ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ｂｅｃｏｍｅ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ａｒｅｎａ ｆｏｒ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ｓｈａｒｅ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ｆｏｒ ｍａｎｋｉｎｄ. Ｆｏｒ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ｈａｌｆ ａ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Ｃｈｉｎａ ｈａｓ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ｌｙ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ｗａｙ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 Ａｆｒｉｃａ ｆｏｏ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ｈａｓ ｆｏｒｍｅｄ ｉｔｓ ｕｎｉｑｕ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Ｆｏｒ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Ｃｈｉｎａ ａｄｏｐｔｓ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ｓｉｎｃｅｒｉｔｙ，ｒｅ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ｍｉｔｙ

ａｎｄ ｇｏｏｄ ｆａｉｔｈ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ｐｕｒｓｕ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ｇｏｏｄ ａｎｄ ｓｈａｒｅｄ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ｆｏｒ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Ｃｈｉｎａ ｃｏｍｂｉｎｅ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Ｃｈｉｎａ ｇｉｖｅｓ 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ｃｅ ｔｏ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ｆｏｏ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ｆｏｒ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ｒ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ｒ

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ｆｏｒ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Ｃｈｉｎａ ａｉｍｓ ｔｏ ｈｅｌｐ Ａｆｒｉｃａ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ｉｔｓ ｏｗｎ ｆｏｏ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ＶＩＤ － １９ ｐａｎｄｅｍｉｃ

ａｎｄ Ｒｕｓｓｉａ － Ｕｋｒａｉｎ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ａｓ ｔｈｅ ｌｏｎｇ － ｔｅｒｍ ｎ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ｉｔｓ ｆｏｏ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ｂｅｃｏｍｅｓ ｍｏｒｅ 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ｔ，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 ｓｔｒｏｎｇ ｄｅｍａｎｄ ｆｏｒ Ａｆｒｉｃａ ｔｏ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ｅ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ｔｈｉｓ ａｒｅａ.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ｅｍｐｏｗｅｒ Ｃｈｉｎａ － Ａｆｒｉｃａ ｆｏｏ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Ｃｈｉｎａ ｓｈｏｕｌｄ ｐｒｅｃｉｓｅｌｙ ａｌｉｇｎ ｗｉ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ｆｏｏ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ｉｔｓ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ｓ ｗｅａｋ

ｌｉｎｋ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ｆｏｏ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ｈａｉｎ，ｅｎｈ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ｆｌｅｘ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ｆｏｏ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Ｃｈｉｎａ －Ａｆｒｉｃａ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Ｓｏｕｔｈ － Ｓｏｕｔｈ”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 － Ｎｏｒｔｈ”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ｆｏｏ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Ａｆｒｉｃａｎ ｆｏｏ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ｈｉｎａ － Ａｆｒｉｃ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Ｆｏｏ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ｈｉｎａ － Ａｆｒｉｃ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ａ ｓｈａｒｅ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 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ａ

ｓｈａｒｅ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ｆｏｒ ｍａｎｋｉｎｄ

Ａｕｔｈｏｒ：Ａｎ Ｃｈｕｎｙｉｎｇ，Ｓｅｎｉｏｒ Ｅｄｉｔｏｒ ａ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Ｗｅ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ａｎｄ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 Ａｆｒｉｃ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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